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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精神胜利法
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开家长会，同学都回家了，班委留下来帮忙。我是班委，也留了下来。中间的时候我和班长站在走廊里聊天。班长看见他爸爸上厕所，就对我笑着说：“我爸爸有个毛病，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得先找着厕所在哪。”我想，当时班长可能觉得这事有点尴尬，说这话有一点揶揄自己的味道。我当时感觉自己的表现很有分寸，我说了些“这么做很正常”、“这是应该的”之类装大人的话。

    我爸爸其实也说过类似的话，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爸爸说过好几次“在外地，见到厕所不管想不想去，都要上。”没事就要提醒一遍。我忘了家长会那天的我有没有把两个爸爸的话放在一起想过。毕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想的都是将来怎么发大财，怎么讨女生的高兴，怎么在同学面前出个风头。对于出门找厕所这种事，根本就没往心里放。

    后来上了大学，大学在外地，中间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还是夜车。如果坐的是硬座，又赶上民工潮，那就太可怕了。整个车厢里边边角角的地方都塞满了人，两个座位之间站着人，小桌子上坐着人，座位下面躺着人。夜里人们挤在一起席地睡觉，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上厕所成了极为艰巨的任务。大学往返学校这么多次，每次坐火车，我最走心思的就是夜里上厕所这事。当医生的妈妈告诉我，人体内饮水4个小时排空。于是坐火车那天，我算好在出家门上最后一次厕所的时间，前4个小时我就开始滴水不沾，为的就是在火车上能少上一趟厕所。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我经常为了该不该冒着和同学走散、赶不上火车、弄丢了行李的风险去上一堂火车站脏兮兮的厕所而纠结。在火车上，到底那个久等不开的厕所是里面有人还是坏了？捂着肚子再挤一节车厢还是敲敲门但愿里面不是个生猛壮汉还是已经等了这么久不如再多等一会？冬天的火车，火车里开暖气，到了半夜人们口干舌燥，忍到什么时候喝水，喝多大一口？如果含在嘴里让嘴唇吸收水分会不会比直接咽到肚子里能产生更少的排泄物？坐着的时候什么姿势能够最缓解憋尿的疼痛？一分一秒盼着火车到站的时候，是每隔一会看一次表还是在心里默默数数时间过得快？

当年觉得爸爸们为了上厕所的小事还要专门总结个经验太小题大做了吗？兄弟们，我捂着自己的小肚子对你们说，别瞧不起爸爸们！      

    阿Q得意地说：我是古往今来第一个敢自轻自贱的人。

    自轻自贱当然不是好事。但我爸爸教过我一个处事的原则：遇到自己不懂的事情不怕丢人，直接说“我不懂，我不行，您给我讲讲。”这样能免得很多麻烦，也不怕自己下不来台。像厕所原则一样，这句话让我用了很多次。我还把这句话发展了一下，在处事的时候，先在心理上适当“作践”自己，把自己放到稍微卑贱的位置，就更容易保持尊严了。我说这话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对外的时候，对人恭敬，谦卑有礼。一个是对自己内心的时候，别给自己太高的期待，不拿自己当回事。

    第一层意义很好理解，处事谦卑往低里说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往高里说可以算是有修养，气量大。第二层意义呢，要我们看轻自己的尊严。

    小时候学习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时很纠结，因为故事里夸韩信做得对。但另一方面，咱们还受“大丈夫膝下有黄金”、文天祥宁死不屈等等歌颂尊严的教育。学了胯下之辱以后，就感觉关于尊严这事，正着说也行，反着说也行，怎么说都有理。把人都搞糊涂了。

    也难怪那时候会糊涂，韩信和文天祥之间的区别不是小孩能理解的。他们之间的区别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是两种价值观的区别。无所谓对错，是观点不同。在国家灭亡的时候，可以以气节为上，宁死不屈。也可以以国事为上，忍辱偷生，找机会慢慢报仇。这两种不同的行为都算爱国，没什么矛盾。所以到底该当韩信还是文天祥，并不是一个老师直接给出了答案的是非题，而是一个让我们自己思考的选择题。而我，就选择了实用主义那一边。

    在历史上，在现实中，往往被歌颂的是理想主义者，而成功的是现实主义者。翻开中国的历史，成功者大都有两个特性，一面是能自轻自贱，一面是紧抓厚黑学，这两者都是摒弃尊严的做法。比如在改朝换代的混战中，无数例子说明，谁先自称皇帝，谁就先被灭掉。因为当皇帝纯粹是个形式问题，除了给当事人过瘾外什么也不能干。太平天国这种天下还没统一就热衷于虚头八脑的政权，很快就崩溃掉。曹操那种天下占了一大半还不着急当皇帝的人，才能成为成功者。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说我在道德上认同这些权术家，而是说有时候尊严会成为行动的累赘。你可以这么想，人自轻了以后，就如同战士轻装上阵，更容易躲闪腾挪了。这并非要我们做一个毫无尊严的无赖，而是提醒我们可以把一些和生活关系不大的面子问题放弃掉。比如在游戏里，如果你在女玩友面前拍过胸脯说这服务器里的人我都认识，有事哥哥给你做主。那么你就必须面对这女玩家之后在服务器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哪怕是这个女人自己不讲理，哪怕是时过境迁你的实力不如从前，你也得给自己当年开出的尊严支票买单。这就是尊严带来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如果你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一个必须万人宠千人惯的骄子，比如号称什么“骄傲的公主”，或者把“我爸爸妈妈都没骂过我”当作口头语，说白了，自我感觉良好，那么就如同穿着一身陶瓷盔甲上阵，浑身上下哪也碰不得，很容易就被别人碰伤。在网络游戏里玩家再怎么冲突也不过是游戏里的事，然而有人能玩游戏能玩得生气，能因为这生气一掷千金，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尊严所累。假如你能以更“卑贱”一点的心态去玩游戏，先觉得自己啥也不是——只要你不是那种一月花几千块打游戏还不心疼的人，在游戏里你本来就啥也不是——想象别的玩家和你一样都自私、都懒惰、都是来在游戏里找尊严的，尝试理解其他玩家的做法。那么在游戏里无论遇到什么挫折，自己先不会生气。你自己的生气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也不会给敌人带来伤害。用尽一切心理技巧，把这部分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生气消灭掉，这就是阿Q精神的正面意义。      

    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自我欺骗。一个每天为非作歹的人自我欺骗，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好人，丝毫不受到良心的谴责，这当然可恶。但自我欺骗并非没有好处。我们热衷于游戏、动漫、电影，在享受这些精神娱乐的时候，有时会渴望达到逃避现实，放松精神的效果。这就是一种自我欺骗。这当然会引来逃避现实、自我麻痹的抨击，就像有的人在游戏里打输了以后，骂对方“打赢我的都是宅男，游戏里风光的现实里都悲惨”一样。该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这又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了。

    这个题目的根本问题是：人到底为了什么活着？在成功这件事上，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如果你的人生目的是享乐的话，那么天天被亲戚朋友瞧不起吃喝清淡但每天都能幻想自己是国王有一百个老婆、以及吃了大半辈子苦后半辈子才可以住在两层别墅里天天吃美食到全世界旅游，这两者可以成为一条坐标轴的两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中间的任何一个点，这个点的位置就是你的人生观，就决定了你每天是玩十个小时游戏，还是玩两个小时，还是根本不玩。人生观嘛，只要不反人类反社会，选哪个都没关系。只要别每天实际上玩十个小时的游戏，成天还以为自己选的是靠近艰苦奋斗的那个点就行。这也是一种自我欺骗，但算不上是精神胜利法了。好歹阿Q知道自己轻贱，而这种欺骗相当于自轻自贱还不自知，连阿Q都鄙视你。

    别以为这种情况不会在你的身上发生。我们都干过这种事吧：一边内心深处以为自己胸怀大志，将来能大大做一番事业，一边整日在游戏里混时间。我们说过，价值观如何不重要，真伪最重要。坐标轴上的那一点你可以随便选，但是选了不承认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至于这一点到底该怎么选，当然没有一定之规，我只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对于很多非原则的、是需要选择一个度的事情，我比较喜欢用经济学的思维。首先，我们把这事量化了，然后算出收益和成本。再写函数求导求特定点也好，按照不同方案分别计算结果也好，只看净收益最大的选项就好了。这门功夫很好使，网络游戏里那么多复杂的问题，其实全都是数学题。把游戏时间和充值费用当成本，把你想要的当收益，一算就行了。什么游戏攻略啊，老玩家的经验啊，都不如你这个自己算的更准。

    就说坐标轴这事，我的思路就是，把我们人生中想得到的——享乐主义者就是快乐喽，当然也可以是成就感啊，亲人的快乐啊——都量化，再把实现这些目的的成本摆出来，看哪个最划算就好了。假如我们人生无限的话，我们自然可以选择目标最壮丽的那个，用五百年的努力去当世界领袖也值得，反正后面有的是时间享受。但我们人生有限，在活法的选择上必须市侩一点，斤斤计较一点。我们不能在这件事上大大方方，否则结果就是糊糊涂涂地活一辈子，后悔也来不及了。

    就拿享乐主义来说吧，首先，有一些性价比最好的娱乐是不能放过的。就是看书，看电影，听音乐，玩游戏。就算你买的都是正版，享受全部这些内容都不需要花多少钱。然而这些娱乐几乎包括了全人类绝大部分智慧，这性价比极高，放弃这部分的人实在是亏了。其他一些享乐呢，成本和快乐之间的曲线大都是陡然上升的。比如从吃上说，你月入一千的时候，可以不吃方便面了，常下馆子了，这很开心。但从月入高了五倍以后，无非就是馆子更高级了一点，获得的乐趣不一定就能达到五倍。收入越高越是这样。所以当这个曲线的斜率超过一定幅度以后，你就可以考虑不要再付出更多的努力了。

又如我们学过的《阿Q正传》，《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毒害的农民的典型，反应了辛亥革命这种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却让封建地主阶级篡夺了革命果实。它扼杀了农民的要求，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阿Q表现出来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正好是这种心理和精神素质趋于极端化的畸形状态。像这种被鲁迅所挖掘出来的潜在心理意识中的病症，确实是已经弥漫于整个社会中间，许多人对此并不是没有感觉到，却习焉不察，没有对此进行深入地挖掘和思考，只有鲁迅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惊心动魄地指出这种精神痼疾，使它成为国民性弱点的典型，成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而享誉世界，阿Q形象超越时空具有长远的意义和影响。阿Q形象的核心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

 一、精神胜利法的特点： 

（一）、妄自尊大，自欺欺人。

阿Q，生活在未庄的最底层，是被现实生活奴役的雇农，总是作白日梦，以梦到自己总是胜利者来欺骗自己、以获得心灵的安慰。他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他看不起的王胡、小D的冲突中，都是失败。阿Q自己是从不说自己的过去的，并且也没人去打听过。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1）因为他想到：我的儿子阔多啦。而事实上，他连老婆都没有，连自己都是靠打短工为生，饥一顿，饱一顿，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寄住在土谷祠里，自然是养不活老婆，更别说儿子，这就是阿Q。他只能在梦中看到自己的儿子阔多了。他看不到，或者不敢看自己的现状的艰辛。而却能在从未有过的过去和根本没有可能到来的未来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阿Q很会去寻找精神上的满足，在失败时，总能找到办法来安慰自己。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别人，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 （2）被人打，却认为是被儿子打了，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终于有一次他赌钱赢了，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被人抢了。钱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辣辣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辣辣，但他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3）钱不见了，总得找个理由啊，让自己高兴，他选择了打自己一耳光——高兴了，终于胜利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4）想参加革命，可是假洋鬼子却不让。自己很失望。 (5)自己得不到的，就想象别人得到了要倒霉。自然就得到了胜利

 阿Q总是要发掘自己的闪光点来证明自己，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他们都没有阿Q这种见识，都没有阿Q这样精通，都没有阿Q这种——学贯城乡。

    阿Q就这样，虽然从没在争斗中获得胜利，总被人欺压，可他总是能找到理由来欺骗自己，甚至为了达到安慰自己，胜利的目的，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只能像这样生活在梦中，才能使自己的生活能继续下去，才能在生活中找到一丝安慰。

 （二）、畏强凌弱，寻找胜利。

阿Q总是失败者，为了寻找胜利，寻找心理的平衡。他就把自己的痛苦与不幸转嫁到他人身上。他在被人欺负后，就把痛苦转移到和他一样不幸的小尼姑身上。阿Q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自己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藐视他。阿Q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噼噼啵啵的响。阿Q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的响。想得到胜利，竟和王胡比谁的虱子多。想胜利想到了这种地步了。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这毛虫！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阿Q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独有这回却非常武勇了。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叉在腰间说。“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阿Q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跄跄踉踉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王胡似乎不是君子，并不理会，一连给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使阿Q跌出六尺多远，这才满足的去了。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为王胡以络腮胡子的缺点，向来只被他奚落，从没有奚落他，更不必说动手了。而他现在竟动手，很意外，难道真如市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想欺负王胡，但不成功，反而被打，没有得到胜利。

    阿Q在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打过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但见到小尼姑，“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突然伸出手去摸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为了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博得了酒店里人的喝彩，终于去掉了自己的 ‘晦气’，获得了胜利。阿Q因为“恋爱的悲剧”而被赵太爷炒了鱿鱼，并传遍了整个未庄，被村民封杀，生计顿时成了大问题，他并没有去怨恨赵太爷等人，却迁怒于和自己一样悲惨的小尼姑，欺负比他更弱小的人，只是为了高兴，为了自己的胜利

    总之，阿Q发怒时，估量了对手，口吃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为了获得胜利，他根本看不懂，也没去看社会。他不会去想究竟是谁让他如此贫困、如此难堪。他只是从损害别人那里取得一点胜利的感觉，获得心灵的安慰。

（三）阿Q的麻木、健忘。

未庄是旧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赵老太爷等是极少数封建地主阶级、赵白眼等是自食其力的中农，阿Q、小D、王胡等是无家、无地的贫苦农民。赵太爷是未庄这个封闭社会的土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不准阿Q姓赵。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对阿Q 等专行专制统治和剥削，阿Q的姓和恋爱悲剧描写了土皇帝的威势与封建王国的人际关系。阿Q向吴妈求爱，只因吴妈是赵家佣人，便让地保连夜赶到土谷祠，教训阿Q，说他简直是造反。阿 Q不仅被扣去了工钱、诈去了破布衫、破棉被、破毡帽，而且从此不得踏进赵府的门槛。尽管如此，阿Q却觉得这是理所应当，典押棉被得二千大钱，恭恭敬敬地履行条约。赵太爷的话，总不会错的，他根本没有感觉。被人打后，很快就忘了，喝一碗酒，就睡了，就向了结了一件事一样，感到轻松愉快。可见封建统治阶级不但从身体控制一个人，而且从精神上绝对控制一个人，使他成为顺民、奴隶。阿Q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早也习惯了。

以上这些特点就是习惯上所称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健忘麻木等方法来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中。当他被人欺辱时，就会拿出自己的法宝，从而获得心灵的安慰。

二、阿Q精神胜利法形成的根源

（一）经济方面：

阿Q作为一个没有土地、没有家，只能借住在土谷祠里的流浪雇农，自己并没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力气维持自己的生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而当“恋爱”悲剧发生后，未庄人再也不叫他做短工，夺去了他的饭碗。这些就决定了阿Q的生存。不能得罪人，因为他毫无经济地位，大家只记得他是做工的。对未庄人来说，阿Q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只是生活中的调料，可以任意欺凌。而也赵太爷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对阿Q进行了疯狂的剥削和压榨。在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后，地保训斥一翻，还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赵太爷本身就是一个土财主、吝啬鬼，但在阿Q舂米时他又破例准许点灯，这并非他改了性，而是说明对阿Q的残酷压榨，所以当阿Q向吴妈求爱后，赵太爷订出的“五个条件”把阿Q剥夺的只剩下一条裤子和一件破夹袄，并且制造舆论，断了阿Q的生路。当阿Q“中兴”回到未庄，赵太爷为了便宜货，打破了不点灯的常规，但当他的目的没有达到以后，便又把阿Q谴回“老路”，甚至连地保也乘势打劫，抢去了他的门帘，并要议定每月的孝敬钱。         

总之，在这种疯狂的经济压力下，赤贫的阿Q为了生存、为了逃避，只能做做白日梦，才能在梦中得到快乐。

（二）思想方面

当阿Q调戏了小尼姑后，小尼姑骂阿Q断子绝孙，这时阿Q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作为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都有了结婚，生子的正常想法。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阿Q本也是正常人，但对“男女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

由以上看出，阿Q虽然是农民、文盲，连笔都没有摸过的他，却知道男女大防、男女授受不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纲常伦理。可见，“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等封建思想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阿Q作为一个被统治者，在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物质统治的同时，必然接受它的思想统治，封建思想教统治者如何压迫人，同时还要教被统治者如何安于被统治被压迫。但是人是不可能平等的，要让统治阶级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要依靠封建的纲常伦理。阿Q 没有读过书，字也不认得，他的手和笔相关，一生只有一次，还是在画押时。但是这种封建的纲常伦理却渗透到阿Q的骨髓中，成为了阿Q的一种本能，就形成了封建社会普遍的一种病态心理，这就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思想基础。

“恋爱的悲剧”这一节吴妈的表现也是佐证作品中阿Q的求爱，吴妈反应是“楞，发抖，大叫，跑，嚷，哭，寻死觅活。”对于一个人来说，爱是一种权利，被爱是一种幸福，而对于吴妈，这种幸福却成了灾难。很简单，封建礼教要女人守节，“饿死事小，守节事大”，封建思想早也根植于吴妈的潜意识之中，吴妈只能想到的是阿Q 侵犯了自己的正经。而阿 Q求完爱后，仿佛有些糟,而且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结束，倒反觉得一无牵挂得似的。很简单，当他作为一个人的本能去求爱，繁殖后代。但思想上的封建礼教却不让他这么做，自然忐忑不安。而接下来的大竹杠，五个条件，让阿Q记得封建礼教的规矩。阿 Q自然答应，并马上实施。就在无形中强化着这种封建的纲常伦理，并自然的影响周围的人。

可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孔孟之道对人民心灵的毒害直接泯灭了人的本性对整个中华民族贻害无穷。由此可见，阿 Q不仅是农民，而且还是被封建礼教思想扭曲了人性的奴隶。因为只有奴隶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子民，才能保存生命。不是他想怎么做，而是他必须的怎么做。而一旦违反这种游戏规则，就只能被取消参与游戏的资格——生存的权利

(三)政治方面 

当时，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大国。农民一直处于生活的最低层，生活穷困，社会地位低下，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还受着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们作为一个人，也要生存，也要生儿育女。熬过自己痛苦的一生代代相传。而在这漫长过程中，为了生存就必须寻找思想上的安慰和满足，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久而久之他们就自然的形成了“精神胜利法”这种唯一能给他们心灵娱乐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成为他们活下去的理由。

阿Q是无地，无房，无产，无妻，无子的农民。毫无经济社会地位，任何人都可以欺负他，都把他当作是小丑。阿Q为了吹嘘自己，说自己姓赵。赵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阿Q不开口，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实姓赵，一声不吭，只用手摸着左颊，退出去了。在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还得感谢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判断的标准非常简单，因为统治者是有理的。不可侵犯的。正因为赵老太爷有了这种政治权力，所以有钱，有势，有理。而阿 Q连姓什么的权力自然也就没有了。而阿Q在中兴之后。阿Q得了新敬畏，人都肃然了，不正是由于——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据阿Q说，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得的。 

对于阿Q来说,要做革命党,但却做不成。这就是由他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当那船将革命了的消息传到了未庄，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的想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对革命的向往。况且未庄的一群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了。再加上赵太爷改称：“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他低声的叫。他更向往参加革命党。但是当他去参加假洋鬼子的革命党，却被棍子打了出来，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假洋鬼子是第一个革命党人，赵老爷却给了他几个银元就买了“银桃子”。把总老爷依然在审案。举人老爷成了帮办民政，这种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妥协的革命。早已将阿 Q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排除在外。更不必说，阿 Q的老友其中一个竟是举人老爷要追她祖父欠下的陈租。简单地说，革命对于未庄，只是换了一个招牌，剪了几条辫子，其实什么都没变。阿Q想去革命，根本不够资格。

（四）个人及人际关系

对于阿Q来说，本来他以为革命党就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厌恶而痛绝之。但见到举人老爷害怕，未庄的男女慌张，阿Q便“神往”，甚感快意。

对阿Q这个生活在未庄最低层的人来说，看见昔日不可一世的举人老爷害怕，就使他产生了朦胧的革命愿望，这种愿望是合理的，也是一个饱受压迫的人的直接愿望。虽然他对革命的理解糊涂、反动，与革命的真正目的南辕北辙。当他大喊：“造反了、造反了”未庄的人惊惧的目光使他舒服的如六月里喝了雪水，喊到：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种革命性是一种简单的反抗欲望和追求个人满足的想法。阿Q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标并不是农民阶级翻身，他只知道个人的复仇，根本不懂革命，更别说政治，根本没有敌我的界限，只是想当老爷，作福作威，想的是取而代之，自己成为新的剥削者。但在当时的未庄，只能是一种空想。

   阿 Q在未庄属于被压迫到最低层的人，周围的人冷酷自私，赵太爷根本看不起阿Q，只把他当作牛马。连姓“赵”都给了一个耳光。但当阿Q做了小偷回来时，却跑来分赃。而周围的未庄人，赵白眼，赵司晨，邹七嫂和更多的闲人，也只是要阿Q做工，只是拿他来取乐，从没有关心过阿Q。在阿 Q陷入不幸总是幸灾乐祸甚至雪上加霜。阿 Q的求爱，受到赵老爷的剥削时，他们一致断绝了阿Q 的生计不让阿 Q做工,让阿 Q无法生存。但当阿Q做了小偷回来时，却跑来捞便宜。阿Q挨打，他们一致认为阿Q坏。阿Q被枪毙，他们感到快意。但阿Q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自身也不自觉地沾染上了这种冷酷自私。阿 Q尝试着欺负王胡，小七；到庙里偷萝卜；去庙里抢东西；并表演杀革命党。“好看，好看，——嚓。”城里的人在欣赏阿 Q被枪毙后。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这是多么冷酷的社会。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而从不关心别人。未庄的人愚昧落后。而这种愚昧落后，又是中国社会养成的国民性的弱点.我们只能这样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无意义的看客和示众的材料。对于阿 Q的被剥夺姓氏，被枪毙，他们只是要看热闹，越新奇越好。对此，我们只能感到深切的悲哀。毫无疑问，阿Q是中华民族中具有精神胜利法弱点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具有十分广泛的历史概括性。

总之，阿Q是一个精神上的病人，终身悲苦。对地主等人的仇恨，往往一瞬间就消失在所谓的“精神胜利”中。他不断地欢呼，极力的要向人们证明他的胜利，这就更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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